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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AI（人工智能），一些人难免会有担心：科幻电影里描述的

AI为了掌控资源，妄图毁灭全人类的故事，或许会发生在遥远的未
来，或许永远不会发生。不管如何，AI时代已经渐渐走来，AI已经大
步跨入了普通大众的视野，人与 AI 已经开始在
同一个星空下共存。

欢 迎 把 你 的 作 品 发 给 “ 五 月 ”
（v_zhou@sina.com） ,与“五月”一起成长。扫
码可阅读 《中国青年作家报》 电子版、中国青
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
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刘紫瑞（21 岁）
武汉大学化学学院学生

他是机器人中的底层，我是人类中的

差生。我和他在同一个班级，由同一位老

师授课——秃顶的机器人教师，头顶的钢

板都被打磨得锃亮。正是托了这位老师的

福 ， 我 和 我 的 机 器 人 朋 友 马 尔 科 才 能 相

遇，在入学考试的考场上。

廉 价 的 作 弊 技 巧 在 老 师 面 前 微 不 足

道，我在脑内芯片录入的学习系统不到 3
秒就被老师破译出来。在教导主任办公室

里被数落一番后，那位机器人老师又拎了

个机器人少年过来，他瘦高瘦高的，头顶

镶嵌了一枚玫瑰红色齿轮，靛蓝色钢铁皮

肤上零散分布着零星锈迹。暂且不谈他的

发型是否合格，偷听教导主任训斥他时我

忍不住偷着乐。

这是机器人？这分明是个蠢货！

他叫马尔科，和我一样在入学考试作

弊，他没有录入学习系统也没有使用自己

浩大的数据库，他用超越音速、只有机器人

能实现的速度偷看同桌的答案。机器人老

师可没有识别这种作弊方法的功能，这天

衣无缝的方法最终被发现不是因为答案过

于相似，而是因为脖颈的零件过热损坏。

我抬起头打量了一眼，他歪着脖子，

一只手扶着他头顶那玫瑰色的、不符合机

器人审美的巨大齿轮，像只被人拎着脖子

的可怜小鸡。

我 曾 听 说 机 器 人 的 考 试 并 非 比 拼 知

识，而是比拼监考老师和考生谁能把数据

库藏得更深。如此看来马尔科着实是另辟

蹊径，比拼外设性能。遗憾的是，废铁城

没有那么好的零件。

这样的人才能不结识一下？难得那群

机器人里能有人和我臭味相投。

趁着教导主任离开的间隙，我连忙凑

了上去。

“你的鸡冠头太性感了马尔科，我叫

费勒，很高兴认识你。”他的瞳孔之中闪

过蓝色的电流，短暂地沉默了两秒才缓缓

答道：“很高兴认识你，费勒，你的飞机

头也很性感。”

我扬起自己为了入学考试特地烫的飞

机头，似乎听见了女孩子们的尖叫。

“你的荷尔蒙上升了，脑子里多半是

些龌龊的事吧。”

“嗨，马尔科，打过招呼之后我们就

算是朋友了，可别用机器人的功能打探我

在想什么，那可不厚道。”

他脸上的投影屏闪过一阵乱码，最后

组合成一个怪异的、我看不懂的表情。

“好的。”他说完后便没了动静，歪着

脑袋像盆栽一样呆呆立在办公室一角。

“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

“废铁城地下酒吧？”他回复道。

“可以，或者去玛格丽特大街的吠舍

酒 吧 ， 那 里 有 全 废 铁 城 最 劲 的 机 油 ， 还

有 兑 了 水 都 能 让 人 嗓 子 里 冒 火 的 魔幻酒

精 —— 蓝 焰 伏 特 加 。 为 了 庆 祝 我 们 的 相

遇，这次我请你。”

“下次就变成我请你了？”这机器人还

挺精明的。

“我无所谓，不过补考你有办法通过

吗？”

“我这里有一份入学考试的答案，对

于机器人来讲是没有用的，会被老师检查

出来，但对于人就不一样了。”如果机器

人有表情的话，我想他现在肯定是眼珠滴

溜溜地转，一副贼眉鼠眼的模样。

“开个价吧。”

“我想尝尝那蓝焰伏特加。”

“拜托，机器人没有味觉，只有喝机

油 才 能 让 你 们 舒 服 起 来 ， 你 不 会 不 懂

吧。”我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难道只有那些在寺庙里修行许久的

机器人高僧才能拥有人类一般的感知？那

可未必。”马尔科摇摇头，脖子却不受控

制地滑向一边。

教导主任回来得有些不合时宜，他狠

狠瞪了我们俩一眼。我在背后向马尔科比

了个数字 6，示意他 6 点来找我，他点了

点头。

废铁城通过大风洞与外界相连，每天

早晨涌入的狂风昭示着一天的开始，而风

的停止则昭示着一天的结束。狂风为废铁

城带来能源，听说废铁城建在一座移动要

塞上，那风是要塞移动扬起的。吠舍酒吧

建在整座废铁城最大的那座风车之下，借

助风的便利酿出了那蓝焰伏特加，利用来

回搅动的风车抽干酒中的杂质，原理大概

如此，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商业机密。

我在 6点的微风之中来到大风车下，马

尔科也准时到达，6 点一过便会有一批新鲜

的蓝焰伏特加出炉，我示意他少安毋躁。

指针指向 7 的那一刻，风车在巨大的

轰鸣声中停止转动，废铁场响起尖锐的铃

声，机器人和人类工人从废铁场深处像成

群结队的老鼠一般无穷无尽地涌出。我拉

起马尔科的手爬上风车扇叶，俯视着汹涌

的人群，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集中在了这

大风车之下。

“看好了，马尔科，这就是废铁城人

的智慧！”

我高傲地仰起头，指向大风车的上方。

他顺着我所指的方向昂首望去，那座

巨大的风车塔顶上方缓缓伸出两根管道。

几个工人费力地摇动转轮升起一座巨大钢

铁圆盆，人和机器人纷纷向其中投入废铁

币。那管道继续向上升起，人们像仰视太

阳一般仰视着那管道。

老板娘柯尔辛姬立在风车的顶端向下

吼道：“机器人还有人，交了钱的还有没

交钱的，都把嘴巴给我张大了来！好好接

住我的赏赐！”柯尔辛姬挥手，工人师傅

点点头按下开关键。

管道之中暗流汹涌，人群寂静到能听

见马尔科内部零件咬合的吱呀声。

霎时间，东边的管道喷出机油，西边的

管道喷出蓝焰伏特加。废铁城的酒吧可不

是供人消遣娱乐的地方，废铁城人只在乎

今朝的酒够不够烈，今朝的机油够不够滑，

只要有喝不完的烈酒和机油，废铁城的明

天便如天堂般闪耀。人群一分为二，机器人

任由机油在身上流淌。人类张大嘴巴承接

住这从天而降的甘露，落在地面上的机油

和烈酒混在一起淹没了人们的脚踝。

“上吧，马尔科。”他显然被这情景震

撼到了，应该是最近才来到废铁城。

我昂首，在人群的高处接住了大雨般

的 酒 液 ， 滚 烫 的 烈 酒 滑 入 眼 睛 ， 滑 入 口

中，我整个人仿佛点燃了一般。

“ 马 尔 科 ， 你 还 在 等 什 么 ？ 快 张 嘴

啊！”我催促道。

“这酒精的度数完全没你描述的那么

高，廉价的工业酒精罢了。”他显得有些

失望。

我 气 得 牙 痒 痒 ， 一 拳 锤 在 他 的 大 头

上，震得我拳头生疼。

“听见了吗？马尔科！”我指着人群吼

道，“听见那音乐了吗？”

“音乐？哪里有音乐？”

“知道为什么机器人取代不了人吗？”

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那狂欢节的

摇滚，那重金属的节奏，那刻在废铁城人

骨子里桀骜不驯的歌声，你听不见吗？”

“这才是活着！”我向下吼道，“这才

是为什么这酒足够烈！”

“音乐⋯⋯”他缓缓念叨着。

那之后的事情我便记不清楚了，只记

得喝了很多，最后被马尔科抬了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被闹钟吵醒，想必那

闹钟也是马尔科设定的。我检查了脑中芯

片的文件，果然多出了一份答案，马尔科

甚至已经给我加密过了文件，这次老师可

别想逮着我。

坐在考场上，机器人教师将数据线连

接在我脑后的芯片接口上，我紧张地等着

他的反应。他满脸怪异地看了我一眼便离

开了，我虽有些疑惑但还是松了口气。

考试开始，我迅速打开了文件夹。

真有你的啊，马尔科！

他给了我一份二进制的数据文件！我

看不懂！

我 右 手 紧 紧 握 成 拳 头 ， 指 甲 嵌 入 肉

中 ， 我 没 记 错 的 话 ， 那 小 子 就 在 隔 壁 考

场，还有 20 分钟就交卷了，我索性提前

把卷子交了上去。

我蹲在教室门口，拳头越来越硬。交

卷的铃声响起，我盯着人群中的人，人们

不自觉地绕开了我。

一位人类老师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随

后恍然大悟般地提醒我：“马尔科因为作

弊被抓到教导主任办公室了。”

我找到他的时候，比起怒火更多的是

震惊。他变了装束，玫瑰红色齿轮换作了

反扣的鸭舌帽，马甲背上印着黑机器人说

唱歌手大脸像，球衣上是骷髅，脖子上印

着凤凰。

“我重生了，多亏了你，费勒！”

“发什么癫？”我一拳锤了下去。

“我要搞音乐！废铁城的音乐！经过

我 的 分 析 ， 废 铁 城 适 合 说 唱 ， 我 要 做 自

由、潮流的街头 rapper!”

我的机器人朋友马尔科（小说）

奇里木 （21 岁）
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专业学生

“来一份蓝果！”一个满脸通红的客

人 跑 着 跳 着 进 入 了 餐 厅 ， 看 起 来 很 不

安。

店长打了个哈欠，挥了挥右手，准

备让女侍者去给那位客人准备食物。

“我要现摘的，别拿那些冷藏的烂

货给我吃！”客人看起来有些暴躁，一

直在着急地跺着脚。

嘁。胖胖的店长揉了揉鼻子，慢吞

吞地从他的旧麂皮沙发里挤了出来，一

步一步往农作区挪过去。这些人从来都

不讨人喜欢，但他们起码有自知之明，

知道该吃什么果子来改掉他们这些臭毛

病，可偏偏就是这些人总爱拿冷不冷藏

说事儿。

厚 厚 的 铁 皮 门 外 挂 着 “ 仅 店 长 可

入”的牌子，推开门后，漆黑的房间里

面都是惹人讨厌的浮尘，并且永远都清

理不干净。店长勉强把自己塞进了操作

椅里，用衣袖抹掉手边一块触摸屏上的

灰尘，生物识别后，黑暗的房间里缓缓

亮起了一片柔和的、淡蓝色的光，并不

刺眼。他抬起头巡视了一圈蓝光中那些

忽明忽暗的蓝色光点，同时把双手放在

椅子扶手两边椭圆形的玻璃体上。他的

手指在玻璃体上轻轻地摩挲着，突然，

只见他双眼一定，右手的球被他往椅子

深处用力地按了进去。

几秒后，墙角的管道里传来一阵响

动，从管道的出口里滚落出一颗黑色的

铁皮球。店长拿着球离开了农作区，把

它交给女侍者，自己又钻回了沙发里。

暴躁的客人看起来已经快到他的极

限了，铁桌已经被他的拳头砸出了一些

很明显的凹痕。女侍者熟练地撬开了铁

皮球，里面的果子笼罩着一层淡灰色的

膜。盘子被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女侍

者似乎听到了咒骂的声音，但她今天早

上才喝了一些冷藏绿果转换成的饮料，

所以她并不会对这些客人的言语产生任

何的情绪波动。

餐具被客人用力扫到了地上。他暴

力地撕开果子上的膜，然后贪婪地用手

掏食着里面散发着蓝色光芒的果子。很

快，那颗跟拳头一样大的果子就被他吃

了下去，盘子也不再反射蓝色的光，恢

复为死气沉沉的灰黑色。吃完果子的客

人情绪很快稳定下来，他整理了一下有

些凌乱的着装，捡起被他扫到地上的餐

具，整齐地摆放在食用完毕的餐盘上，

安静地离开了餐厅。

“店长！你要来点橙果吗？”女侍者

从冷藏库里探出头来，虽然没有得到店

长的答复，却依然拿了两罐还带着寒气

的玻璃罐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关闭身

上的隔温保护装置，只见笼罩在她身上

的一层隔离波从头部快速地收回到鞋底

处。

吃完橙果的店长看起来似乎兴致提

高了不少，听着女侍者念着今晚的一些

预约单子，当他听到“现摘黑果”的时

候，微微撅起了嘴：“黑果的销量最近

已经很低了，咱们冷藏库里很多货都快

坏了，我拿冷藏的给他们吃好吗？他们

也吃不出区别吧？”

“店长，虽然这位客人没有留下他

的职业信息，但他今天中午预约时的状

态是金黄色的，应该能看出⋯⋯”

“哦！不是吧，品鉴家？”店长的脸上

闪过了几秒无奈，但由于橙果的作用，他

并没有保持太久的低落情绪，而是打起

了精神，“行吧，那我去摘果子了”。

回到熟悉的操作台，这次农作间开

始工作后，许多五颜六色的光点映在店

长的脸上。店长聚精会神搜索着这些光

点中的色彩，突然看见了一颗高速移动

的灰色光点，他立刻把左手脱离了玻璃

球，一挥手，地面上出现一个沾满了灰

尘的手动操作台。店长手动捕捉到了那

道灰色光点，并且操控着将它移向一个

不规则形状的无光区。很快，那颗灰色

光点变成了黑色，店长将右手的玻璃球

按进了椅子深处，一颗铁皮球从管道里

快速滚了出来。

女侍者远远地观望着品鉴家的举动，

一切都在朝着不错的方向发展着。品鉴家

用自己的光球记录仪记录着用餐的全过

程，拿起餐具开始小心地剥离那层薄如蝉

翼的膜，里面浮动的黑色果子一下滑落了

出来。他拿起铁管插入果子的中心，小口

吸食着最精华的部分。女侍者紧张地观察

着手边的色彩监控仪，这是抠门的店长最

近从二手店便宜淘来的好玩意儿，这台机

器会显示食用者的色彩变化。此时，观察

到品鉴家的色彩逐渐从饥渴的金色变为

了非常享受的暖黄色，她这才放下心来，

开心地跑去向店长汇报。

享用完价格昂贵的新鲜黑果后，品

鉴家迟迟没有离开座位，因为他的脑海

里闪过了无数精彩纷呈的情绪和思念的

感觉。没一会儿，品鉴家已经将他这次无

比 美 妙 的 享 受 过 程 上 传 到 很 多 人 的 脑 海

里，那一刻，这些人也都感受到了那种五

味杂陈的缤纷情绪。

店长得意洋洋地体味着品鉴家分享的

美食感受——自己上一次食用新鲜黑果已

经是很久以前了。确实，新鲜的比冷藏的

好多了。店长不禁点了点头，想着明天开

始生意一定会好起来。

女 侍 者 早 早 地 开 了 张 ， 打 开 店 门 准

备 迎 接 疯 狂 的 客 人 们 。 但 她 看 到 只 有 一

个 穿 着 白 色 大 衣 的 女 人 站 在 门 外 ， 并 很

快 将 自 己 的 身 份 传 到 了 女 侍 者 的 信 息 接

收端——“果品质量监测局”。

“你们今天暂停营业一天。昨天晚上

品鉴家来过，他食用了一颗新鲜黑果，我

需要你在分配给你的 B203 果区采摘这颗

黑果的全部光球记录视频。”女人面无表

情地提出了要求。

“听着，女士，我采摘的过程不会有

问 题 。 你 也 知 道 ， 我 们 B 区 的 都 算 老 店

了，很少有配备现在这些新科技的，比如

光球记录仪之类的，所以也没有视频可以

给你。那位品鉴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女人盯着店长看了几秒，左手轻轻点

了点自己的耳后，又伸过手去点了点店长的

耳后。一段 10 秒的记忆让店长也困惑起来，

摸不着头脑。在那 10 秒里，品鉴家在一群机

械手臂的控制下奋力挣脱着，他看起来十分

疯狂，与暴躁的红色不同的是，在他的身上，

甚至还能看到一丝绝望的紫色⋯⋯

“ 如 果 你 无 法 提 供 光 球 记 录 仪 的 视

频，那我就只能强行读取你采摘过程的记

忆了。”说着，女人举起了左手，食指指

尖的指甲盖变得越来越细，并不断向店长

的后脖颈靠近。

店 长 下 意 识 地 后 退 了 一 步 。“ 女 士 ，

我申请店内自己调查，今天之内我会把结

果交给你。而且您也知道，食用黑果导致

人发狂有很多原因⋯⋯”

“但最有可能的，不就是果子本身的

问题吗？”女人打断了店长的话，也收回

了自己的手。“给你两个小时。给我拿一

份冷藏的红果，快过期的那种就行。”

女侍者打开了隔离波，走到冷藏区深

处货架寻找着快过期的红果。存放时间越

长，果子的作用越微弱。看来这个女人真

的不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也好像是故

意不想要那些丰富的感情。“真希望店长

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女侍者想。

回到采摘区的店长一遍又一遍重复播

放着自己昨天采摘黑果的影像，但怎么都

没发现问题。反复查看确认了很多遍果子

的颜色光谱分析，在仪器上呈现的抓捕前

平静的灰色，抓捕后清晰的黑色，没有一

丝 杂 色 ， 为 什 么 一 颗 黑 色 的 果 子 会 发 紫

呢？除非在抓捕前果子本身的状态就已经

是紫色的⋯⋯

后脑的倒计时器提醒着他还有一小时

的时间。店长叹了口气，不再做过多的分

析，而是决定实地考察一遍这颗果子被捕

获前的状态。店长在靠近管道出口的右侧

墙体上打开一扇暗门，里面是一个破旧的

圆柱形铁桶，他勉强把自己肥胖的身躯塞

了进去，把桶里的传送时间向前调了一天

的时间。在一阵剧烈的晃动后，店长来到

了他的 B203 区农场。

⋯⋯

男人坐在颜色艳丽的红色法拉利里，

熟练地挂上了高速挡，把脚下的油门踩得

更加用力，车子震动着冲向前去，在山间

轰鸣作响。这段山路特别盘旋扭曲，就好

像这个男人曲折的人生一样，大起大落。

在看到下一个路口有急转弯路牌指示

标的时候，男人却让双手离开了方向盘，

任由油门和惯性推动着车子向前方的深渊

驶去。他早在银行强制收回的房子里留下

了遗书，字里行间都是对命运的控诉。他

怨上天给他平静的人生带来了好运，恨上

天又在他成功后收回了一切财富。他回不

去以前的日子，但起码能和这辆还没来得

及收回的车一起，不再被人操控，不再被

命运戏弄。

但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车子却不受

控制地向着急弯的方向驶去，就像车子本

身的求生欲被激发了似的。但无人操控的

自动驾驶技术似乎不怎么好，像被一双无

形的大手拙劣地推了一把，车子一头扎进

了结结实实的山体。那座安静的大山，反

射不出一丝希望的光芒。男人还没来得及

对突然自动驾驶的车辆产生过多的惊奇和

怀疑时，他就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你瞧，上天都想让我死。”男子站在

车辆残骸的不远处，嘲笑着驾驶室里的那

个自己。

⋯⋯

“是啊，上天都没想到你已经做好了

准备。”店长并肩站在男子身边，手腕上

的 色 彩 监 控 仪 闪 烁 着 绝 望 的 紫 色 。 下 一

秒，店长身边的男子化成了一团软软的黑

色流体，接着被地上的一颗铁皮球吸了进

去，最后消失在地下。

“果然是一颗坏了的果子，真倒霉。”

店长想。

果子（小说）

刘登发（26 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生

“兔怼怼”是一款由 T 公司研发、专门

辅助人们解决情感困惑的 AI 产品。该产品

一经发售，瞬间风靡全球市场，风头一度盖

过长年垄断该市场的 A 公司的产品——A
小爱。

兔怼怼本不叫“兔怼怼”。你能想象在

和情郎约会的时候，你随身携带的兔型人

偶突然冒出一句“经分析，对面有 73%的可

能性是一名渣男！”的风险提示吗？这时候

不得尴尬到钻进地缝里去？因此，人送外号

“兔怼怼”属实不冤！兔怼怼在市场上风头

正盛的时候，风评却早已显露滑坡的迹象，

一度成为人们口头上“人工智障”的代表！

“你是猪吗？你让顶流大学的博士后去

和连高中都没读过的女孩谈恋爱？你让小

摊 贩 去 追 用 着 名 牌 包 包 、开 着 豪 车 的 女

孩？”落落——兔怼怼产品的主要负责人、

核心技术的独立设计者——在办公室里被

老板骂得抬不起头来，“⋯⋯你知道用过 A
小 爱 的 人 里 ，表 白 的 成 功 率 有 多 高 吗 ？

93.2%啊！你的呢？才 29.3%！你还能不能设

计得再离谱一点⋯⋯”

“ 别 看 表 白 的 成 功 率 高 ！我 做 过 调 查

了，用过 A 小爱的人里面，最后分手的占比

也很高！咱们产品在这一点上优势十分明

显！我觉得，我的设计逻辑并没有问题。”

“分手？人家分手关你屁事啊？差评都

满天飞了！”

办公室外的同事们听到了动静，有几

个按捺不住地抬头张望，然后又和旁边工

位的同事窃窃私语了起来。“好像都骂了快

3 个 小 时 了 ⋯⋯”还 不 等 同 事 回 应 ，只 听

“砰”的一声，连楼外的星星好像都颤了两

颤！纸张零零落落飞了满地，落落手攥得青

筋隆起老高。方才抬头的几个赶忙埋下头

来工作，一时又归于寂静。

“不好意思！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

面试未能通过⋯⋯”落落瘫倒在床上，长叹

了一口气。和老板吵架之后，落落很快就从

公司离职，研发团队也解散重组了。所有公

司一听说落落是兔怼怼的设计者，就避而

远之，他在这个圈子里从此就臭名昭著了！

其实，他要是不那么拗，事情完全不

会发展到这么糟的地步。以前无数个据理

力争，此时回想起来竟是多么可笑！只要

他乖乖听老板的话，修改底层设计逻辑，也

许⋯⋯落落不敢再想下去了。

落落也没想到，他竟然能遇到兔怼怼

的衷心拥护者阿炳，并在阿炳的帮助下开

了一家烧烤摊。阿炳常常找落落喝酒聊天，

抱怨过去，憧憬未来。

也许专注的人，做什么都能做出特色。

落落的烧烤似乎别有一般滋味，名声渐渐

传播开来。只是落落在郁闷的情绪中胖了

好多，谁也看不出来这个卖烧烤的大胖子

以前是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是著名

企业高薪聘请的 AI 工程师、是风靡一时的

兔怼怼的设计者。

有一天，一位身穿白裙子的女孩慕名

来到了烧烤摊。她好好看！落落看得愣了

神，直到女孩推了推他才回过神来。落落

脸一瞬间红了，一路红到了耳根。女孩看

到他呆呆的样子，笑容也在脸上漾开来了。

落落自认为是生活的失败者，起初不敢追

求女孩，直到他唯一留在身边做纪念的兔

怼怼——承载着他所有的不甘心——在夜

深人静的时候对他说：“你在想常常来光顾

你烧烤摊的那个女孩吗？追她呀！”终于他

也鼓起了勇气，终于也有了一个家⋯⋯

落落这天夜里正准备睡觉，阿炳却给

他发来了一条消息，原来是一篇一年前的

文章最近突然火了起来。

“⋯⋯根据调查报告，使用 A 小爱成功

牵 手 的 人 里 ，有 85.3%的 人 后 续 均 选 择 了

分手或离婚，高达一半的人在一年以内就

结束了这段恋情。而‘兔怼怼’的使用者则

有 高 达 92.7%的 人 仍 保 持 着 恋 人 关 系 ，其

中‘兔怼怼’第一批产品的 1000 名内测用

户中，无一例外仍和当年的对象在一起。这

意味着在同样基数下，‘兔怼怼’用户里寻

得真爱的人数是 A 小爱人数的 2 倍⋯⋯虽

然在市场的角逐中，‘兔怼怼’早已落败，产

品停产，研发者下落不明。但在爱情的战场

上，下定论却为时过早⋯⋯”

“下落 不 明 ！”落 落 冷 笑 了 一 下 ，他 只

是 离 开 了 这 个 圈 子 ，又 不 是 失 踪 。落 落 刷

了 一 夜 的 微 博，看 着 一 条 条 评 论 ，他 有 一

种 想 哭 的 冲 动 ！时 间 不 知 不 觉 过 去 3 年

了 ，他 终 于 证 明 自 己 是 对 的 了 ！3 年 来 所

有 的 委 屈、不 甘 ，此 刻 似 乎 都 可 以 一 笔 勾

销了。

随着舆情发酵，兔怼怼一下子就成了

香饽饽，二手市场上的价格一路水涨船高，

竟是最新款 A 小爱的 10 倍不止。“兔怼怼

为我们寻找的才是真正的爱情”之类的言

论甚嚣尘上，落落的前老板则疯了似的全

世界找他。阿炳好几天没看见落落出摊了，

便到他家里去看看，正好看到一个手提公

文包的老板离开，原来是 A 公司的老板抢

先一步亲自来挖人呢！阿炳终于向落落问

出多年来他心中的困惑：“A 小爱和兔怼怼

本质上都是人工智能，为什么有这样大的

差异呢？”

“A 小爱和兔怼怼虽然都是 AI，都有同

人类一样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仍旧不能完

全摆脱设计者的烙印，会受设计者的设计

思路影响。A 小爱的设计逻辑是通过分析、

学习海量的真实案例，以此来学习和模拟

人类思考。它学会的只是流于表面的追求

技巧，追求者并不一定出于真心。从而成功

率高，走到最后的少。”

“兔怼怼的设计逻辑则是以分析、学

习 海 量 拥 有 者 的 日 常 行 为 习 惯 、 思 想 感

情，从而形成其思考模式。它会根据你和

身边异性的言语、行为、细节及对待彼此

的态度等做出决策。兔怼怼指向的是实际

生活中真实的个体，A 小爱针对的却是社

会文化构建的抽象符号。这便是两款 AI
的区别。”

“可惜大多数人热衷于学习追求的技

巧，却不懂得学习去爱一个灵魂契合的人。

可笑的是这群男男女女却嚷着自己渴望爱

情⋯⋯”

落落离开了，带着他的女孩离开了。他

并没有答应 A 公司的老板，他大概想找个

没人打扰的地方卖烧烤吧！他说：“以前拼

了命地想向世俗证明自己，生怕滑入谷底。

等真到谷底了才发现，原来有一个人不介

意自己穷、不嫌弃自己胖，欣赏自己，愿意

陪自己卖烧烤就很好了。”

阿炳记得，落落说过：“人类拼命地想

让机器变成人，可是又拼命地想让人变成

机器！”

兔怼怼（小说）

人与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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